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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祁县上庄村，犹如一
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历史的光芒。上
庄村是一个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地方，
神秘之处在于这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山
村 ， 有 许 多 不 解 之 谜 ， 称 为 “ 小 北
京”，令人向往，还是一个山清水秀的
世外桃源。

留住传统村落，留住这些古建筑、
古戏台、古庙、古民居、古街道、古
树，就是留住了历史，留住了我们的
根。因为，这是我的故乡，我深深地爱着
这片土地。

上庄村曾以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景
色优美、集体产业经济兴旺而辉煌，后随
着经济转型、村民离居逐渐归于沉寂。

上庄村原属于峪口乡一个独立行政
村，后与生茂村合并。如今生茂村包括
上庄沟内的 12 个自然村（岭北庄、田家
庄、温家贝、上庄、下庄、东杜家庄、羊尖
寨、绵岭、深庄、香庄、下凹、砖八洞）。全
村现有 126 户、216 人，常住人口 77 户、
116 人，耕地面积 3900 余亩，果树面积
600余亩，年出栏 1000余头牛。

当春华秋月逝去，无法抹去的思乡
之情，如雪霜般渐渐覆满鬓间发上。留
不住的年华，藏不住的乡情，都在一怀愁
绪中，飘动成了一首诗，凝固成了一幅
画，那么地情真意切，那么地感人肺腑。
走进故乡上庄，走进那片挚爱的土地，在
一条条古街古巷，一座座古宅古院中，一
片片田园美景中，重新找回儿时那如诗
如画的曾经、如歌似梦的过往。

上庄村人文底蕴深厚，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上庄村以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华
英烈刘生茂故里为地域特色内涵，因地制
宜打造各种具有浓郁本土感的文化载体，
开发、保护、经营同步进行，展现了温暖
感人的人文和红色文化。如今，上庄村面
貌日新月异，乡村环境沧桑巨变，特别是
养牛成为全村的主导产业，农民经济收入
与日俱增。

上庄传统村落，作为祁县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寻常巷陌、古建
民居，熏染着悠悠岁月的烟火气。

经历漫长历史留下来的一街一巷、
一砖一瓦，陪伴着山里人的忧乐悲欢，
在人们心中生出温暖亲近，唤起我们的
人生感悟。抚摸着那些古色斑斓的石头
墙，我们心潮起伏，生发追思与感慨，
与古人有了心灵的感应、与历史有了精
神的沟通。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
小巷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保护传
统村落，不仅要保护建筑本体，也要保

护传统格局、空间肌理、历史风貌、文
化生态、景观环境，突出原真性、完整
性，积淀丰富的人文信息、山水格局、
文化景观。

伏西河是上庄村的母亲河，从上
古流淌到两汉，从两汉流淌到五代，
又从五代流淌到现代，一刻不停默默
地流淌着，流淌着那迷人的魅力，流
淌着那醉人的风采，也流淌着我的自
豪、我的热爱、我的眷恋。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辉煌灿烂的
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孕育了上庄村历
史悠久、格局完整、建造精美，传承农
耕文化、民俗文化的传统村落。

让传统村落“活”起来，让房子
“用”起来，让村民“富”起来，让文
化“亮”出来，让故事“讲”下去，让
传统村落成为乡村振兴的“聚宝盆”。

真诚希望通过以文化遗产“活”起
来的形式，带动故乡文旅发展火起来，

让传统村落焕发新的生机。
真诚希望故乡繁荣和发展乡村文

化，唤醒乡村记忆，激发文化认同，
给予乡村农民及离乡游子强烈的归属
感和自豪感，引导本土人才资源积极
投身于乡村建设、乡村发展和乡村治
理，让更多出身于乡村、成长于乡土、
学成归来的专业人才留在故乡、发展故
乡，为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奠定本土人
才之基。

家乡人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
护好传统村落，呵护好文化遗产，让从
历史中走来的乡村大步迈向未来。

历史有多古老精彩，故事就有多感
人。上庄村，一个中国传统村落，一个
历史文化村庄，烟尘深处的山路上，手
提算盘的上庄晋商们，早已成为了很难
追忆的曾经。今天，在乡村振兴的大背
景下，上庄村徐徐展开了崭新的画面，
让人自豪、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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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季节，应文友之邀，赴中国北方国际写生
基地——左权老井村采风。

老井村，一个镶嵌在革命历史与自然风景中
的瑰宝，被誉为“世外桃源”，是吴天明农村题材影
片《老井》的拍摄地，《老井》引起巨大反响，曾多次
荣获国际国内大奖，至今还在各网络平台播放。

如今，老井村已经蜕变为集艺术写生、实践研
习、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写生基地，吸引着无数艺术
家和游人的目光。

老井村位于左权县拐儿镇东 9公里处，走进
写生基地，一排依山而建、精致崭新，极富艺术气
质的石头屋让人眼前一亮。每栋石头屋都承载着
不同的电影痕迹：百鸟朝凤、非常爱情、老井、人
生、亲缘、没有航标的河流。

我们入住的是 2号“非常爱情”楼，因吴天明
同名电影而得名。“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拥有真正
的爱情，但每个人都渴望爱情，真挚的爱情唤醒
了沉睡一年的生命，不晓得人世间是不是有这样
的真情。”这是电影结尾的旁白，也很应景老井村
在当地政府的倾情打造下，散发出焕然一新的生
命力。

“非常爱情”是个建在山上的三层建筑，沿着
工人们用心铺就的青石台阶，来到三层，有5间平
房，很宽大，淋浴水是清澈的山水，透着山的清冽
香气。站在屋前，老井村的全景一览无余。远处
青山如黛、层峦叠嶂，蓝天白云或如薄雾、或如金
伞，从山那边徐徐悠闲升起。

我们搬个房间配置的竹椅，坐在屋外院落，一

杯清茶，三两好友，看云卷云舒、日出日落，旖旎风
光，平静诗意。

漫步村头，青石路两旁，院落错落有致，路上
行人并不多，三两老人，倚居树荫下拉着家常，很
习以为常地看着我们走过，脸上笑容温暖而满
足。路上，我和一位本地女孩攀谈起来，她 20岁
左右，扎着马尾，干净利落。“看，那就是电影《老
井》里打水的那口井。”女孩指着不远处的一口古
井说道。我们纷纷上前，只见井口被保护得很好，
旁边还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老井村”三个字。

老井村，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变成了如
今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国际写生基地，它正以独特
的方式，讲述着奋斗、传承、发展与希望的青山绿
水诗篇。

张家庄煤矿，是汾西矿务局的一个
矿，是父亲服务和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
儿时我认为，做一个煤矿的子弟是多么荣
耀，可以在澡堂里泡澡、可以吃班中餐、
可以吃老冰棍，回到村里，从乡民的口中
说出“这是煤矿的子弟” ，很自豪。

上世纪 60 年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民，依靠挣工分生活，父亲作为井下机电队
的一名矿工，一天挣 1块 6毛 9，有 6毛进坑
费，一个月吃 58 斤供应粮，这比作为教师
的母亲一个月 28斤供应粮强多了，这样我
们家就成了吃着商品粮的农村人。

父亲 1963 年从部队转业至张家庄煤
矿，培训半个月后，被分配到井下机电
队，不久之后患上尘肺病。他整夜地咳
嗽，有时甚至夜不能寐，每到春冬季节尤
为严重，只得坐在院子里的碌碡上晒太
阳，这样情况才能好一些。

因为不能坚持上班，父亲办了个长期
病休，在家种起了地，耕犁耙地，春种秋

收。“也傍桑阴学种瓜”，他种的南瓜有脸
盆大，嫁接的红元帅苹果到了金秋闪着红
光，路过的乡民不停地称赞。农闲时节，
父亲靠在墙根和人唠闲话、晒太阳，农村
的清新空气和乡村田园生活，让他的病减
轻很多。

父亲认为，农村不仅是一片广阔天
地，而且大有作为，春种、夏耘、秋收、
冬藏，每个季节，都能随心所欲地生活。
他总是按季劳作，不误农时，种玉米的株
距、行距，每个坑内的化肥量，不能多，
也不能少。

上世纪 90 年代初，父亲再次回到张家
庄煤矿复工，到矿院的门房工作。再后来，
我们家在榆次购了房，退休后的父亲沉浸
在公园的林草中，身心得到极大放松，只是
每年需回矿上摁一次手印，之后变成举着
当天的报纸进行人脸识别。后来，听父亲
讲：“张家庄煤矿没煤了，矿工都分流到其
他矿区了。”再后来，又听他讲：“张家庄煤
矿改名了，变成中盛煤矿了。”

近些年，煤矿加大了棚户区改造的力
度，以前低矮旧的小平房推倒后，建起宽
敞明亮的楼房，街面的水泥路也硬化了，

汾河的水也变清了，父亲一直想回张家庄
煤矿住一宿或与以前的工友聚一聚。

父亲的晚年患有失眠症，晚上要靠吃
氯硝西泮才能帮助睡眠。另外，他还有腰
肌劳损，是年轻时下矿落下的后遗症。
2022 年的那个冬天，父亲倒下了，睡觉
大张口，喘着粗气，这种状况持续了一
周，在 2023 年的第一缕阳光来临的时
候，父亲走了，他没有实现再次回张家
庄煤矿住一宿或走一圈的愿望。

写到此，我想致敬矿工，在那个艰苦
的年代，在幽暗的地下深处，他们兢兢
业业劳作着，横井、竖井、平井、斜
井。山西，这个面积占全国六十分之一
的省份，产了全国近 30%的煤炭。

想到这里，感慨万千，总有一些劳动
者，他们虽然平凡普通、朴实无华，但有
一种金子般闪光的精神，他们热爱劳动、
热爱工作，用浑身沸腾的血液，推动着一
个时代滚滚向前。

父亲与他的张家庄煤矿
曹海欣

人生，总是和烦恼形影相随。
都说天真无邪的童年是无忧无

虑的，其实不然。记得8岁那年，我
上小学。同桌小华是个聪明的女
孩，长得好看，加上家境好，穿戴时
髦，很快就成了老师同学眼里的焦
点。我就像一只又丑又笨的丑小
鸭，在她旁边越发的丑陋不堪。第
一次，我知道了自卑的含义。

我变得不爱说笑，课间，常常一
个人在一边，看同学们追逐嬉闹。
母亲看出了我的小心思，对我说：

“妞啊，咱不和人家攀比。每个人都
有每个人的活法，咱自己活好自己
就好了。”小小的我，就这样带着烦
恼升到了中学。

中学仿佛烦恼更多，情窦初开
的年纪，常会莫名的失落，小小的心
房里住进那个清新的身影，他的一
举一动，左右着视线，左右着欢喜与
清愁。

高三的那个秋天，父亲患病，住
进了医院，母亲和弟弟日夜在医院
守护，我和妹妹，像两只离群的鸟
儿，天天期盼着父亲康复归来，家，
完整的家，才是鸟儿最温暖的巢。

太阳落了，月亮落了，无数个夜
晚，我和妹妹蜷缩在床头，看着窗外
的夜空，轻泣、叹息。花落了，叶子
落了，父亲还是没有回来。转眼冬

天来了，白雪覆盖了大地，世界变得苍茫一片，如我的心，
冰凉清冷。我抱怨苍天不公，为何要让我的父亲——一个
那么仁慈的人受病痛的折磨；我嫉妒别人家的红炉温暖热
炕头；我甚至记恨雪地上成群结队觅食的麻雀，它们也比
我快乐啊……

母亲让人捎话回来，说父亲想吃韭菜肉馅饺子，想尝
尝家的味道。那时的我还只会做简单的饭菜，对于包饺
子，我一次也没独立完成过。剁馅、和面、包好，按照记忆
里母亲包饺子的步骤勉勉强强完成，煮熟后，盛在搪瓷缸
子里，飞奔向医院。

病床上的父亲是那么陌生，削瘦得不成样子。他看到
我，拔掉氧气管，努力支撑着坐起来，大口喘着气，示意我
在他身边坐下来，用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强抑
制住眼里的泪，打开搪瓷缸，用筷子夹起一个饺子，送到父
亲嘴边。父亲张开嘴，咬一口，歇歇，再嚼，咽下，使劲喘口
气。然后又咬一口，歇歇，再嚼，咽下，使劲喘口气……一
个饺子吃完，他已是大汗淋漓。我不知道我健壮的父亲，
为何变得如此虚弱。

没过多久，父亲就走了，带着无限的眷恋与不舍。我
常常默默地流泪，低着头无语地行走，把所有的情感都深
藏在心里。

红尘浮世，烦恼不断，且行且悟。如马丁所说：“每个
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烦恼，不要企图规避、装嫩或者装
老。这些烦恼是人生给你的礼物，只有经历过、面对过，才
能留下回味、拥有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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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不
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

——摘自乔治·马丁《权力的游
戏》

生在农村，出身贫寒，李海明只
上了 3年小学便辍学回家务农。妻
子王丽芬虽然出身在富贵家庭，但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更是没
有上过一天学。

夫妻两人尝尽没有文化的苦
果，立志要让孩子们学文化，上大
学，走出大山。

“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们供上
大学，通过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是李海明夫妇锲而不舍的坚持。

梨峪村位于寿阳县的东南角，
毗邻平定县、昔阳县、阳泉市，距寿阳
县城45公里，上世纪80年代属于“三
无”地带，即无水、无电、无公路。

那时，李海明家中10余亩薄田
种着玉米，收入除去家庭开销所剩
无几；屋外房檐破旧，被柴火熏黑的
土墙斑斑驳驳，裂缝随处可见；狭窄
的窑洞里，除了生活必需品，最值钱
的就只有一个烤火所用的炉子。然
而，那满是灰尘的墙壁上粘满的奖
状却格外显眼，给破旧阴暗的屋内
增添了亮色。

什么叫家大口阔？去了李海明家一看就知道，家中有90岁高
龄的老母亲、70多岁的大哥，还有 4个“半大儿子吃空老子”的儿
子，煮好的一大锅散面粥，一人盛半碗便看见了锅底。

李海明夫妇俩给孩子们常讲的话是：“像我们这样的困难家
庭，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靠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可是，知识改变命
运这条路，对于这个以种地为生的特殊家庭来说，走下去又该是多
么的艰难啊。

夏天刨药材，春秋在田间劳作，冬天放牛，寒暑假外出卖面
皮，夫妻俩像一台不知疲倦的马达不停地运转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夫妻俩省吃俭用，衣不更新、饭不变样，
在日常生活中可谓“抠”到极点。即使这样，也是顾了一家人的吃，
顾不了一家人的穿。4个孩子捡好心人送的衣服穿，大人的衣服
不合身，就重新裁剪拼在一起穿。最小的孩子问妈妈，为啥咱家老
是捡衣服穿啊？王丽芬无言以对。

4个孩子没有换洗的衣服，常常等孩子们晚上睡觉后，王丽芬
才把孩子们的衣服洗干净，围在火炕边一件件烤干，又一针一线地
缝补好，再放到孩子们的枕头边。忙完了这一摊子活，她又坐在昏
暗的煤油灯下，给孩子们做布鞋，山区雨水多、路难行，一双布鞋穿
不了多久，她几乎一年四季夜晚都在赶做鞋子。

为了激励孩子们发奋读书，夫妻俩立了一条家规：“你们四兄
弟只要考到哪里，我们就是砸锅卖铁、拆房揭瓦也要送到哪里，如
果考不上，一个都别指望复读。”

男娃娃都是最费家长的，春天来了去山上摘能吃的瓜桃李果，
刚发芽的桃树、梨树枝经常被欺凌到“骨折”。夏天来了便去有田
间作物的地头逮蚱蜢，遭殃的永远是那些隔壁家的农作物。夏天
火热的中午，哪个小屁孩喜欢睡午觉呢？这个孩子跑东那个孩子
跑西，要么逮不住，要么很费手。东邻家西红柿少了 5个，西邻家
黄瓜断了 3根，村东头的女娃娃被打哭了，村委会的玻璃被砸碎
了。到家告状的人群不断，孩子的哭声也不停。

秋后的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打场的声音，收割回来的农作物
堆积在窑洞顶部，哥几个玩捉迷藏，躲在草垛里、农具里，更有甚者
从房顶直接跳进路面的秸秆里。12月份左右总会有那么一场雪，
大到足够打雪仗，河水一结冰便能铺满整个河道，找两根粗一点的
铁丝放在炉子里烧十几分钟，哐哐两锤砸进木桩里，再找两根对一
起，便是一个简单的冰车，一天不着家，在冰上飘着。衣服湿透了，
裤子磨破了……因为调皮，李海明夫妻俩为这几个孩子的成长
操碎了心。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始终如一地要求：上学不能迟
到，功课必须完成，作业永远是整整齐齐。

4 个孩子受父母的言传身教影响，个个发奋读书，均学业有
成，毕业后有着稳定的工作。

“子欲养而亲不待”，勤劳善良的夫妻俩，因意外已经去世，到
现在已是 1年有余。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王丽芬饱受糖尿病困
扰，给儿子们每人织了一个平安枕，一针一线勾勒出“平平安安”。
这4个平安枕，成了这对夫妇的遗愿。

李海明夫妇在困境之中，坚持让孩子们读书走出了“大山”，在
山村内外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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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甫一抵家，母亲便笑
着唤道：“正打算挖红薯呢，
你 回 来 得 可 真 是 时 候 。”我
深知，这预示着母亲又要筹
备 她 的“ 立 冬 食 谱 ”了 。 母
亲的“立冬食谱”，主角是红
薯 、萝 卜 与 山药三种菜肴。
每逢立冬时节，母亲总要念叨
那句老话：“立冬食三宝，整冬
无病扰。”

红薯与萝卜，算是家常之物，
自家地里便有，只需待到霜降之后，
便可轻松挖取。而山药则颇为挑剔，非
得山地才能种植，平原难觅其踪。记得儿时，母亲
每年都会不辞辛劳地走上十几里山路，前往镇上采
购 20斤山药，细心地埋进土里，专等着过年享用。

立冬之后，天气日渐严寒。每日清晨上学，母
亲总要从灶膛中掏出 3 个烤得热腾腾、香气四溢的
红薯，轻拂去表面的草灰，每人分上 1 个。我们一
路踏着薄霜，啃着香甜的红薯，手暖心更暖，即便
是凛冽的西北风拂面，也未曾觉得寒冷。

母亲做的薯粉丸子，更是我的最爱。她将洁白
如雪、软糯香甜的红薯粉与少量面粉精心调和，再揉
成一个手掌大小的面团，醒上几分钟后，便双手翻飞，
掐、捏、搓、团，不多时，一粒粒杏子般大小的薯粉丸子
便成型了。随后起锅烧油加水，炖上一大锅海带骨头
汤，待锅中汤水沸腾，母亲便将薯粉丸子一一投入。
那诱人的香气引得我不住地吞咽口水，终于，海带骨
头丸子汤上桌了，几双筷子齐刷刷地伸向汤锅，争
相夹起丸子送入口中。这时，母亲虽佯装生气地呵
斥：“瞧你们，喉咙里都伸出手了！就不能慢点儿
吗？”但脸上早已绽放出满足的笑容。

白萝卜也需等到霜降之后、立冬之时，方能褪

去苦涩，渗出甘甜。母亲常用白萝卜煮河虾给我们
解馋。站在雾气缭绕的灶台旁，母亲一边照看柴
火，一边给我们出谜语：“驼背老公公，胡子乱蓬
蓬。下水一身白，落锅满身红，猜猜看是什么？”

“虾！”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随后，6 双眼睛都紧紧
盯着揭开的锅盖。萝卜丝煮鲜河虾极为下饭，光是
那鲜美的汤汁，就能让我们拌下好几碗饭。

山药的吃法同样多样：炖排骨、炖豆腐果、炖大
鱼头、与黑木耳清炒、捣成山药泥……然而，儿时家
境并不宽裕，这些美味佳肴往往只能在过年时才能
品尝到。但母亲还是想尽办法为我们熬制山药肉
片汤。

或许正是得益于母亲精心准备的“立冬食谱”
营养丰富，我们儿时很少生病，长大后也不畏寒
冷。时至今日，即便是下雪结冰的天气，我也从未
穿过秋裤。

今天看来，母亲的“立冬食谱”或许寒酸，但那
已是母亲的全部。母亲用它们滋养了我们的童
年，更在我们心中培育出善良、孝顺、温情的品质
之花。

母亲的

立冬食谱
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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